
在成都，我无意于麻辣火锅
也无意于兔头肥肠
在成都，我不关心宽窄巷子
也不关心九眼桥
在成都，我不热衷环球中心
也不热衷国际会展

在成都，我只为满城的桂花香沉醉
我相信她是这座城市漂浮的灵魂
必得秋意之酝酿，才能将之催发出
如此浓郁之馨香

在成都，我沉迷于浣花溪的荷花
也沉迷于草堂的绿荫
在成都，我欣赏岷江边的垂柳
也欣赏望江楼的修竹
在成都，我喜欢浓烈的川酒
也喜欢淡雅的竹叶青

在成都，我
更为历代传诵的锦绣诗词倾倒
我相信这些诗词
呈现的才是真正的锦官城
必得雕词琢句，方可织造出
如此之丝绸般华丽

我管不住我的乡愁啦
我有利器，擦拭我的乡愁
比如浓霜，比如流云
比如寒风，比如暮色
在这样的擦拭之下
我的乡愁明晃晃

我有佐料，调剂我的乡愁
比如香草，比如黄叶
比如浓茶，比如烈酒
在这样的调剂之下
我的乡愁沉甸甸

我的乡愁有它自己的生命啊
它愈来愈厚，愈来愈大
仿佛一个器官，自行膨胀成巨无霸
我已完全无法控制它了
哎呀呀，它就要离我而去
远走高飞了……

珞珈山的樱花
樱花是春天的一缕缕魂魄吗？
冬眠雪藏，春光略露些许
樱花则一瓣一瓣地应和开放
艳美而迷幻，音乐响起
万物在珞珈山上依次惊醒复活

珞珈山供着樱花如供养一位公主
此绿色宫殿里，唯伊最为美丽
娇宠而任性，霸占全部灿烂与光彩
迷茫往事如梦消逝，唯樱花之美
闪电一样照亮在初春的明丽的天幕

珞珈山上，每一次樱花的盛开
皆仿佛一个隆重的春之加冕礼
樱花绚丽而又脆弱，仿佛青春
年复一年地膜拜樱花即膜拜青春
春风主导的仪式里，伤害亦易遗忘

偶遇风或雨，樱花转瞬香消玉殒
然一片一片落樱，仍飞舞游荡如魂
仍萦绕于每一条小径每一记忆角落
珞珈山间曾经或深或浅的迷恋者
因此魂不守舍，因此不时幽暗招魂

泄露
她垂下眼帘
关闭了自己的内心秘密
仿佛一睁开就会泄露似的

她总是这样神秘而遥远
仿佛白云辉映之下
墙角里的独自摇曳的一株幽草

海边小镇
这个寂寥的海边小镇
只有一朵云在上空徘徊

街头空空荡荡，居民踪影全无
只有一条狗在探头探脑
只有一群鸟儿貌似不速之客
自己在门前觅食
只有灰白斑驳的老钟楼
破旧得俨然自古就已如此
只有路边的凤凰花开得还算热烈
每天都是新鲜绽放

我在一家小旅馆听了一夜风雨
第二天起来，地面洁净，天空晴朗
风雨仿佛从未来过

民国的黄昏
黄昏，暮色和我
分享了此刻的宁静和迷惘

青砖、黑瓦、白墙的别墅间，点缀着古松
这里是莫干山下著名的民国风情小镇
林中清风没有任何禁忌地四处游走
顺便，捎带着浓郁得
正需要疏散的桂花香
晚钟，恰到好处地应和着荡漾回响

漫无目的地走在
陌生而又熟悉的街景上
走着走着，仿佛走回了
上个世纪的时光中
我听见身后一对陌生男女的对话：

“这条路有些长，我们可能迷路了……”

在北方的林地里
林子里有好多条错综复杂的小路
有的布满苔藓，有的通向大道
也有的会无缘无故地
消逝在莽莽荒草丛中
更让人迷惑的，是有一些小路
原本以为非常熟悉
但待到熬过漫漫冬雪
第二年开春来临，却发现变更了路线
比如原来挨着河流，路边野花烂漫
现在却突然拐弯
通向了幽暗的隐秘深谷

这样的迷惑还有很多
就像头顶的星星
闪烁了千万年
至今还迷惑着很多的人

【诗人简介】李少君，1967 年 11
月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
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

《草根集》《神降临的小站》等，被誉为
“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
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协

《诗刊》副主编，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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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傅天虹兄的编辑出版犁青
纪念文集的信，我才得知犁青兄已
在几月前去了，心中非常悲痛。他
是我的亲密朋友。通过阿红兄的介
绍，我们结交已经几十年。“耳边频
闻故友去，眼前但见新人来。”许多
往事涌上心头。

我和犁青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2011年元旦。我在香港短住在浅水
湾。犁青和夫人卡桑来看我。犁青
还是带着他的招牌式微笑。

他的外貌很像柬埔寨西哈努克
亲王，简直可以乱真。尤其是这微
笑，就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几年
不见，“西哈努克”老了，动作迟缓，
听力越加不行，戴着助听器也只能
勉强交流了。

我想起学术大师钱钟书的一句
话：“眼光放远，万事皆悲。”但是犁青
也“悲”得早了一点。他是1933年出
生的，当时离80岁还有两年呢。

夫人卡桑虽是新加坡人，汉语
却倍儿棒，卡桑就成了犁青的传
译。犁青抱怨说，《香港文学史》还

没有写完，就摔了跟头，这下子工作
受到影响了。我说，慢慢来，“欲速
则不达”嘛。

我们在浅水湾吃了一顿饭，这
是我事先安排的，先和餐厅结算了
餐费。当犁青吃完饭，准备去付费
时才发现这个情况，很感不适，这么
多年从来都是他请我啊！

中国每次举行作代会，犁青总
是少数几位海外的特邀代表。比之
当代中国诗人，犁青的人生要丰富
坎坷得多。

他是福建人，年轻时就去到赤
道线上的千岛之国。作为一个异乡
人，他在印度尼西亚养鱼，种瓜，慢慢
地兴办实业，建起自己的一个规模不
小的跨国公司，然后1947年到了香
港。所以他是诗人，又是实业家。

过去我遇到他，他总是要友好
地向我的裤袋里强行塞点钱，甚至
开一次会要塞几次。近年，我多次
告诉他，现在的中国教授真的也不
穷了，这“友好活动”才告终止。

犁青写诗很早，初期的诗可以

说是他少年的足迹，生命的朝露。
近几十年，他活跃在世界诗坛，巡走
于我们这个蓝色星球，有时候，一天
要走 4 个国家，他是国际诗人笔会
的执行主席啊。

许多诗都是在飞机上写成的，
美丽的多灾多难的世界，给了这位
人性的诗人以灵感。诗写在飞机票
上，记在旅途的餐巾纸上。

犁青的诗具有国际视野，世界
的许多诗事活动，犁青常常是中国
的代表。所以我在香港大学举办的

“犁青新书发布会”上，说他“是中国
诗歌的微笑大使”。

有一年，在日本前桥举行世界
诗人大会，我和犁青都参加了。在
大会的中途休息时间，犁青找到我
说，彼得洛夫也到会了，愿不愿意和
他交谈一下？

彼得洛夫是塞尔维亚诗人，现
在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犁青的
外国研究者之一。彼得洛夫过来和
我握手，互道问候后，我们用俄语开
始热情交谈起来。不懂俄语的犁

青，站在旁边，高兴地微笑。
2004 年 4 月，我接到澳门文化

研究会（LECM）梁披云会长的邀请
信，邀请我去澳门“专程考察澳门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建筑项目”，

“特区政府并将安排吕进先生做一
个讲座。”

到澳门，遇到了澳门知名学者
高戈，台湾知名诗人向明，新加坡知
名学者陈剑，犁青是访问团的团长。

特区文化局长何丽钻女士介绍
情况后，我们考察了以澳门旧城区
为核心的历史街区的 200 多处建
筑。最后提出，申遗应突出澳门旧
城区中外文化交融的特色，这个主
意得到采纳。

次年，澳门申遗获得成功。做
讲座就是我的事了，地点在高美士
中葡学校，题目是《诗歌与教育》，犁
青和访问团全体专家都出席了。

和犁青的交往太多了，他总是
像我的兄长一样关心着我。这样一
位好人，这样一位好诗人，他在天堂
里也会永远微笑的。

逝去的都在风中。有些一直在
风中，有些却被风吹了回来，比如一
位叫叶瑞泽的人，比如一些被称作
叶瑞泽作品的画。

不知怎么的，当读了摆在面前
正待付梓的收入在《龙泉驿画家档
案》一书中的叶瑞泽 6 幅水粉画作
品后，竟想到了西方的现代艺术
——那些癫狂、刀枪和焚烧；更想到
了穿过时间岩层的硬朗而坚韧的中
国画的传统骨脉。

我想水粉画的画技中，对水的
治理、把定和遥想，一定是重要一
环，甚至直接就是成败的机杼。我
现在一页一页读到的《秋之韵》《桦
之韵》《原上行》《暮归》《湖之秋》《牧
羊女》，是水蒸发掉后，又阴干了20
多年的被摄下来打印出来的绘画语
言——我是在看水的故道，还是看
故道中的水？

事实上，没有水，早没有水了，
但我还是依然听见了大地的和内心
的高高低低的水声。须知，这一切，
早在作者面对一张素纸时就于眼前
雾起雾落的场域中滥觞和漫漶过
了。这，正是画者叶瑞泽处理水流、
颜料以及混乱而有序的美学逻辑和
生命运程的能力。

“色调激励人的调和，能够引导
我改变人物的形状，或者改变我的
构思。我向着取得构图中所有部分

和谐的目标不断努力，直到达到为
止。然后，所有部分在一瞬间找到
了它们固定的联系，接着，倘若不是
必须完全重画的话，要我在画面上
多添一笔都是不可能的。”亨利·马
蒂斯在《一个画家的笔记》中说的
话，俨然是一位嘉宾似人物站在叶
瑞泽面前，对他的 6 件水粉画作品
慢条斯理地点评。

读叶瑞泽的画，我感到了来自
东方和西方、写实和抽象夹层中的
对决与和解。

因为工作原因，我对龙泉驿艺
术家尤其龙泉驿本籍的文学、美术、
音乐、书法、摄影、舞蹈等各门类艺
术家是格外留意的。

生于龙泉山东坡、工作于龙泉
山西坡的龙泉驿区文化馆美术辅导
干部叶瑞泽，3次参加过全国美展，
在四川省美术馆办过水彩水粉画个
展，并且，他还是最先（1970年代）将
九寨沟画出来并招展出去的优秀艺
术家之一。他那时在南坪县（今九
寨沟县）电影放映队放电影和画电
影预告招贴画。

事实上，除了这6件水粉画，我
并无缘读到他的其他更为丰饶的作
品，包括他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的
获奖作品《峡江图》。

叶瑞泽的这6幅作品有一个共
同的语境，即均洇染出了柔软的温

度和强劲的比风更亮堂、更野蛮的
生命力。是的，我们今天还在受益
于这个语境，而他自己，却在 1996
年冬天，因一个意外，一口气不上
来，再不能发出新的语境。

那是窗户紧闭的夜晚，龙泉山
的风在户外急得跺脚，打漩，用落叶
掉泪。

1996 年，龙泉驿段的龙泉山地
带，如果只点出 4 位土生土长的本
籍画家的名字，我给出的答案是：生
于洛带镇大院村的白德松、生于西
河镇跃进村的邱笑秋、祖居甑子场
的阿年和生于简阳的龙泉驿人叶瑞
泽。

白驹过隙，20年过去了。如果
还问我这个话题，我给出的答案依
然是这4个名字。只有缓慢的沙漏
的沙，才能一点一点混凝出历史的
高度。

编《龙泉驿画家档案》，我提了
一些不甚坚持、模棱两可的建议，但
终是拿出了一个绝决的固执己见的
态度。那就是，将叶瑞泽请进档案
卷宗，再不许时间的另一股大风使
性子，将他和他的作品吹走，吹远。

我结识了不少画家朋友，但从
未答应给任何一位写点文字。

今天写了，为一位不认识的画
家——为一位死了却依然活着的画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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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富顺人，我恋的是家乡的
这一方水土。每到荷香四溢的季
节，更钟情于家乡的这一口西湖塘。

春夏之交，杨柳垂垂，微风袅
袅，满塘嫩荷青藕，成双成对的紫燕
剪水呢喃，活生生一首无字的诗，一
副有色的画。每每游走于西湖塘
边，都能感受到生命的旺盛。

晨曦初露，旭日透过荷叶，荷花
徐徐涌入水面，亭亭玉立在百叶
中。荷花争奇斗艳，粉荷垂露，盈盈
欲滴，皎洁无暇。有的刚出水面，有
的含苞待放，绿盖叠翠，青盘滚珠，
幽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俯身察看，满塘荷花色更艳、香
更清、姿更美、韵更雅，花披艳影，花
物清香，使人气爽。

下雨时刻，疏雨打在荷叶上，发
出“哗哗剥剥”的响声，一粒粒晶莹
的水滴在上面滚来滚去，仿佛无数
明光闪亮的珍珠。一阵痛快淋漓的
冲刷，不知少了多少心境的尘埃。
脑海中弥漫着“竹翠生凉，荷香入
梦，晚霞红映长天，对景行吟，殷勤
频惜年华”的诗情画意。

沿荷塘边漫步，口咏周敦颐的
精言妙语。突然，被一种奇景异香
所感。雨过初晴，亭亭玉立的荷叶
上满是闪闪发亮的银白色“珍珠”，
在翠玉盘中滚来滚去，有的似乎把
荷叶压得喘不过气来。

“攀荷弄其珠，荡漾不成圆。”阳
光一照或清风一吹，一度闪光的“珍
珠”使天地自容，胆破魂飞。此情此
景，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荷叶也拒腐
永不沾，难怪人们对这种廉洁、清风
的高尚品德赞叹不已。

花中君子，平洁的化身。
漫步到碧波亭，依坐在亭边，静

静地吮吸荷花和荷叶的清香。身置
荷塘中，忍不住深深呼吸几口，感到
神清气爽的舒服和卸重的轻松。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在
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
到的是荷叶的叶片，倒影映入水中，
风乍起，一叶荷瓣坠入水中。

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
却是从下面向上升。最后，接触到
水面，二者合二为一，像小船似的飘
在那里。

水气氤氲，莲影微动，青蛙醉
了，鱼儿醉了，塘边的小虫醉了，我
也醉了。

地铁
地铁穿过去穿过来，像紧密连

缀几节的动词，在我脑海里存在一
瞬，鱼贯而来，鱼贯而去。

一道光在我眼前闪现，消失。
市声杂乱，成都大小街道却清醒。
人面像大海里的浪花翻卷，隐秘。

走进成都，我像是虚幻的不复
存在，我是虚幻的一个代词，一滴水
在大海里不可能找到自己。

我在成都这座结构严谨的大机
器里高速运转。成都地铁挖掘到虫
洞，从宇宙的一头穿越到另一头。
在地层里穿越，在历史里穿越，在程
序空间里穿越。

只需一瞬，就停靠在现实的码

头，吐出行色匆匆的五彩故事，吐出
纷繁复杂的人间烟火。

地铁的肠胃冰凉，地铁的内心
热情似火。

蹒跚的歌者
一位歌者拄着拐杖拜谒成都，

成都的勃勃生机令他热血沸腾，年
轻的心缓缓从往岁的枯枝败叶中凤
凰涅槃，他毅然抛弃拐杖。

拐杖成了他前行的障碍。眼前
的城市大道一马平川，远方看不见
的路却坎坷不平。立交桥上，超市
旁，宾馆外，整个城市充溢着车辆的
奔驰与喘息声。

岁月很旧，春天点缀的成都崭
新。蹒跚的歌者，抓住成都的手臂

前行。

钢铁的声音
用二三十年把几千年的农耕文

明刷新。
丝绸，稻米，纸张，食盐，羊肠小

道，泥土和木质结构，同工业文明、
商业文明、电子信息文明焊接融汇，
天衣无缝。这是钢铁的力量与巨响
以及撞击的直接痛感。

一座钢铁铸就的大都市。坚固
中让我必须承受钢铁的另一面：硬
度与冰冷。

无处不充溢着张力的成都，川
剧与盖碗茶隐居在灵魂里。

我汗流浃背奔忙于钢筋丛林，
节奏却总还是不够快捷。


